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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县，一个村成为了媒体所指的
“杀猪匠”之乡，当地的政府官员如何看
待这样的事，将采取什么样的治理对
策？在记者采访时，盐津县政府官员对
此都讳莫如深，不愿多谈。

6月 12日，盐津县委一位官员对媒
体表示，对盐津县这起规模巨大的杀人
骗赔案件，目前他们暂不披露任何调查
原因或解决措施，“一切都等到案件结
束之后再说。”

6月 14日上午，庙坝镇镇长王存能
来到石笋村村委会开现场办公会。在停
留的十多分钟时间里，他不停叮嘱村干
部：“这不是喜事，不晓得的东西不要对
记者乱说，面上没光。”

一位知情人士称，从2013年村中第
一起杀人骗赔案到现在，并没有上级领
导追问此事或试图提出解决措施。

至今为止，村民们收到的跟杀人骗
赔案有关的提醒，是2014年村里贴出的
一封署名为庙坝镇人民政府的公开信，
信中说，庙坝镇党委政府非常重视，加
大打击力度，通力彻查，严厉打击这种
丧失人性的违法犯罪，斩断矿难背后血
的利益链。直至现在，这封公开信仍然
张贴在石笋村村委会的外墙上。

记者采访中得到的信息，在这起故
意杀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系列案中，
当地有多名村镇干部涉案。庙坝乡政府
财政所的公职人员罗应付，与此次系列
案件的第二被告人王付祥，及村民艾汪
银合伙作案，是三起大案的策划者。

庙坝乡流场村副支书陈古华多次
假扮律师骗取矿主赔偿。有当地村干部
和村民说，在一个缜密的杀人骗赔环节
中，开具死亡证明是艰难的一环——难
在需要与官方打交道，证明此人已死，
从而销户，拿到矿主赔偿的钱款。而开
具死亡证明的权利由村干部行使。

一位在石笋村工作多年的村干部
称，据他所知，石笋村主任毛富伟曾至
少两次为他人开具虚假的死亡证明。

第一次在2013年，是罗应付拿着死
亡证明找的毛富伟，毛富伟为他盖了确
认死亡的公章。至于那位被证明死亡的
村民姓甚名谁，至今仍无人知晓。

第二次即艾泽萍、艾汪全、艾泽伟
在山东临沂市兰陵县杀人骗赔案，艾泽
萍拿了丈夫杨朝彬的身份证，艾汪全等
人找了受害者冒充杨朝彬并将其杀死。
是毛富伟为杨朝彬开具的死亡证明。

巧合的是，杨朝彬是毛富伟妻子的
舅舅，这位知情的村干部质疑，“妻子的
舅舅死没死，他不可能不知道，怎么能
开具死亡证明呢？”

至于一些嫌疑人作案后回到村里，
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为何当地没
有采取抓捕行动或其他措施呢？

一位村干部叹了口气，“他们都是
在外县犯案，政府没有证据，没法管。”

不仅没法管，这位村干部称，有些
村民作案之后，回到家乡，还会利用村
里治安员打探消息，了解警方的动态。

(据新京报）

“盲井案”背后的村庄
云南盐津县石笋村50余人因伪造矿难杀人骗赔被公诉，多名村镇干部涉案

6月，骄阳与暴雨交替光临。位于云南西北部山区的昭通市盐津县石笋村，刚从泥石流中回归宁静，人们的心里却颇不
安宁。这个偏僻的山村，正在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石笋村被迅速关注，起因于5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检方的一份公诉书，74名故意杀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

系列案的被告人被提起公诉。而这74名嫌犯大多数来自盐津县，74人中的约50余人更是来自石笋村。在当地，这些嫌犯
的作案手段已成为不公开的秘密，从事这种“职业”的人被称为“杀猪匠”。“杀猪匠”们结成同盟，出没于各个矿业大省，他们

在自己制造的“矿难”中暴富，又因为“矿难”的败露而覆亡。

在山西煤矿干了十多年的
村民艾华（化名）记得，上世纪90
年代末，外出务工的浪潮席卷而
来，男人们抛妻别子去往外乡谋
生。由于没有文化，多靠出卖体
力，百分之九十的男人都在山
西、河北等地挖煤。

这些煤矿，多是安全生产不
合格的矿井和黑煤窑。与采矿挖
煤相伴生的，是防不胜防的矿
难。没有人统计在过去的这些年
里，村里有多少人把性命留在了
遥远北方的煤矿。艾华记得，仅
村中的过车、酢房、小园、打鱼坝
四社，死于矿难的就不少于5人。

回忆起亲身经历的一场矿
难，艾华说自己至今“心疼”。

那是 2001年在山西，瓦斯
爆炸，“我离他们干活的地方一
千多米，像刮台风一样，煤炭
粒打在脸上疼啊。”他们，指的
是村民王付堂和他不满 20岁的
儿子。艾华自己被埋在煤堆
里，三十多分钟后才被刨出
来，缝了四针。他说自己无法

想象爆炸中心的王付堂父子死
去时是什么样子。

但从2013年起，艾华却发现
不太对劲了，亲戚们家里都建起
了两层小楼，白砖青瓦，好不气
派；亲戚们在一起玩牌，抽的是
四十块一包的烟，人人面前堆着
两三万的钞票，输赢几千都成了
常事，他们兴头高了，还常吆喝

着去输赢更大的牛街镇上组局。
更让人生疑的是，他们总是会莫
名消失一段时间，少则 20天，多
则几个月，回来后又开始出手阔
绰。

“我的八个亲戚都被抓了”，
6月12日，艾华语气懊丧。

这八人是艾泽萍、艾泽伟、
艾汪银、艾泽发、艾泽春、艾泽

万、艾汪全、艾汪红。他的堂弟艾
汪全，以第一被告人的身份，出
现在内蒙古检方的起诉书中。

但艾华没想到，他们做的是
杀人骗赔的“血色生意”。在警方
披露的案情里，2014年在山东，
艾泽萍、艾泽伟、艾汪全，找人冒
充艾泽萍丈夫杨朝彬，杀人后骗
赔。

在石笋村，提起最早出现的
“盲井”案，村里很多人都会提到
一个女人——宋述群。

2013年冬天，石笋村出现了
一件让人津津乐道的“绯闻”：

石笋村的宋述群和附近红
碧村的范后友好上了，他们明明
才认识很短时间；宋述群和小寨
村的翟绪元分手了，他们之前已
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更令村
民不解的是，范后友家里穷，年
龄好大了一直说不上媳妇。再往
后的发展就是范后友死了，死在
陕西省白水县。

那年冬天，范后友发短信告
诉侄子，他在陕西白水县南桥煤
矿打工，和宋述群、刘孝奇、翟绪

元在一起。这条短信后，范后友
从此失联。侄子怀疑其遇害报了
警，果然，警方调查发现，范后友
遇“矿难”死了。这与此后爆出的

“盲井”案如出一辙——物色老
家无钱娶妻、心智不高的男青
年，通过色诱等方式骗至矿山一
起打工，最后将其杀害。

宋述群，也是目前大家知道
的石笋村第一个因为制造矿难
骗赔偿被抓的人。消息人士称，
这并非她第一次作案。

熟悉村中情况的人士介绍，
村中第一个被称作“杀猪匠”的
人，叫汪强文，绰号“小王三”。

前些年，他到山西做上门女
婿，山西煤矿密布，杀人骗赔案

件也多，“小王三也许就是在那
里学会了做这种事。”一位村干
部推测。

“最开始是本地人杀本地
人，把那些流浪汉和无人照顾的
人带出去打工，然后杀死；后来
亲属慢慢加入，犯罪团伙越来越
大，主要在外地找流浪汉作案。”
一位熟悉案情的人士介绍。

据了解，除了范后友，盐津
县“杀猪匠”们没有再对本地人
下手，他们开始物色外地流浪人
员或是去劳务市场雇人，条件是
要与团伙中某人相貌相像，用团
伙中该人的身份证进入矿场。

接近警方的人士介绍，在石
笋村涉“盲井式犯罪”的嫌疑人

中，分为多个团伙，团伙之间互
有交叉，有些人横跨几个团伙作
案。这些人虽然没什么文化，但
很精明，每制造一起“矿难”，参
与者大多七八人，内部分工明
确，环环相扣，各司其职。

记者了解到，在石笋村，多
人犯案的艾姓家族并非孤例。在
石笋村木林社，杨氏家族有 8人
涉案，家族成员从2014年开始被
警方陆续带走。此外，还有陶富
财、陶富文、陶富宽等兄弟三人
一齐被带走，罗灯兰、艾泽春、艾
泽万母子三人齐被带走的情况。
警方几次大规模的抓捕行动过
后，石笋村许多家庭只剩下老
人、妇女和未成年的孩子。

在石笋村，问起与“盲井案”
相关的问题，有的人表情微妙，
露出讳莫如深的笑容；有的人则
称自己不知道，避而远之。

“这确实成为了公开的秘
密”，一位村干部说。大概六七年
前，这位干部就发现一种说法在
村民间流传：在外县煤矿打工，
可以打死人来赚钱。

村民杨尚康、杨尚贵是第一
批被抓捕的犯罪嫌疑人，多年
前，村民们就开始谈论，他们在
用杀人诈骗的手段参与作案。

“他们从外县打工回来，我们都
喊他是‘杀猪匠’”。

根据警方披露的信息，被村
民们称为“小王三”的汪强文，至
少涉及 2012 年山西、2014 年内
蒙古的两起命案，是公安部的A
级通缉犯。一位与他相熟的村民
说，有人曾劝他自首，他却回复，
不知道从哪件事说起。“那是因
为，他犯的案子太多了”。一位接
近警方的人士解释。

站在山谷中远眺，石笋村长
林社位于平坦地带，聚集着青砖
白瓦的三层小楼。一位知情人
说，这些房子都是集中在这五年
内修建的。在人均年收入不过
2000 元的石笋村，却能花近 20

万的价格去建房，这是一件稀奇
事。一位村民介绍，这些房子，
有三分之二都是用杀人骗赔挣
得的钱来建的。有村民指着一
座刚建好的三层小楼，说是王付
祥的。村民说，2013年王付祥因
为赌博欠下几十万的高利贷，离
开村里去煤矿“干活”，一年后

“衣锦还乡”，不仅还清了贷款、
建了楼、买了十几万的轿车，当
上了包工头，并四处请人喝酒、
唱歌。

一位村干部说，“盲井”模式
开始后，村民们的心态有了两种
相反的变化。

大多数人是敬而远之。在
2013 年以前，村里每年至少有
700人在煤矿干活，杀人骗赔的
消息在村中流传后，去煤矿干活
的人一下少了几百人。“大家都
怕了，怕万一上当把命丢了。”

另一个极端是，因为眼红一
夜暴富的乡邻，而主动要求被吸
纳为这个松散杀手组织中的一
员，也就是所谓的“杀猪匠”。

对于村里人大规模犯案的
原因，石笋村的干部们也常常围
在一起讨论，却满心疑惑，“我们
想都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石笋
村这么多人犯了案？”

当地有多名
村镇干部涉案

心照不宣的秘密

从骗婚杀人开始

死于矿难到制造矿难


